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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海南

■ 羲弥

崖城学宫在崖州古城之内，与残
余的50米古城墙之间隔了一道“世
科”牌坊，牌坊是近些年才仿古牌坊建
的，过于新鲜。

崖城学宫也称“崖州孔庙”，应是
我国祭祀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
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最南
端的庙宇。史书记载，崖城学宫创建
于北宋庆历年间，近千年来，培养出了
不少名满天下的才子贤能，也算得是
崖州文化振兴的基地。

我未到崖城学宫门前，先就心
怯。想想这千年的建筑，曾经盛载过
如此众多的先贤，我甚至迈不开步
子。史料里说，这里原称“孔庙”，上承
唐代庙学的定制，与学宫合在一起，也
称学宫、圣庙或文庙，俗称“儒学堂”，
为当年全州最高学府。

学宫的命运颇多波折，历经宋代
淳佑年间的移建，明成化七年的重建，
清康熙六年的捐资扩建，乾隆四十三
年的捐资迁建，再经道光年间的倡捐
移迁，才落于如今的这个位置。史料
称，学宫占有一片南北长、东西窄的条
形基地，从崖州城的南文明门向北伸
展，形成一组布局严正的建筑群，保持
了明代中叶的州级格局。学宫内重要

的单体建筑有大成殿、崇德祠、月台、
东西庑、大成门、名官祠、忠义节孝祠、
明信堂、灵官祠、棂星门等。但由于长
期兵灾战乱，庙祠屡遭破坏。1988
年，当地政府拨款重修，学宫才又得以
复存。从整体上看，学宫更像是个古
老的三合院，人走进去，必得踮起脚
尖，否则总是担心惊扰了学宫中某位
先贤的沉思。

学宫整体墙壁的颜色都赤红，
是传统里的庙宇的颜色。墙根下的
花，逢了春，大抵能与学宫争得一星
半点艳。

在海南，我还看过文昌的孔庙，与
这“崖州孔庙”到底是有些不同，必得
说一说。

关于文昌孔庙，大抵布局如此：两
巷夹一庙。巷不算窄，气韵也生动，苍
苍古木从庙中探出半片枝叶，庙外石
壁苔痕斑驳，一副地老天荒的执着。

在绿树掩映的文昌孔庙前，时光
的力量已经渗透到这小小的铁门上，
门漆开始脱落，但还隐隐有着曾经粉
刷过的羞涩。斜阳照在上边，又是一
年的炎夏。历史不曾消逝，纸本的记
录在孔子面前是显得轻薄了。想象中
的孔子和他站在“状元桥”桥头的塑像
一般清癯修长。弟子们陪着他坐在大
成殿内，屏息敛气，四围静寂。大师深

陷的双目流露出睿智和平静。这使得
所有的感受都简化了，暮色卷进高墙，
一切便远离了尘嚣。

藏在文昌城区内的这座庙宇，和
其他城市的孔庙一样，奉祀着中国历
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
子。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明洪武
八年（1375年）才迁移到文城镇文东
里，规模很大，据说总面积有3300平
方米。史料说此庙是海南保存得最完
整的古建筑群。它的主要建筑多为明
清两代建造，自然也保存着那两个时
代的风格。整座庙中最特别的是大成
殿，属框架式木结构，很接近现代建筑
的风格。柱子多为朱红色，这倒是国
人传统的喜好。大殿屋顶的构造很是
华丽，正脊当中安有琉璃双龙戏珠，上
檐角和脊上亦安有龙、凤等。更让人
惊艳的，是大成殿前月台两侧的明代
石刻。这些嵌在月台看面上的浮雕经
历数百年后，如今仍清晰可辨。浮雕
近十块，大小有几种规格。栩栩如生
的双麒麟图、姿态优美的鱼鸟花卉图、
风格朴素简练的塔莲松图等等，内容
各不相同。

文昌孔庙有着浓郁的海南特色。
至今庙中未建棂星门，所有人到来祭
拜瞻仰孔子都需从侧门出入。传说建
庙时人们就已相约：棂星门必须由本

县出的状元亲自修建，这一等等了几
百年。文昌这块地方，也是大有意思，
出山出水出人出文章，却单单没出个
状元。这使得前庭的“状元桥”颇有意
味，穿过泮池，直抵大成殿，孔子就眼
露欣慰，宽容地看着这来来往往的芸
芸众生。而泮池大抵是儒学建筑的特
色。据称古制中天子之学四围必环以
圆形流水，考中秀才、有进入诸侯之学
资格者称之为“入泮”或“游泮”。

当时在文昌孔庙，我觉着一个人
在暮色里游走于孔子的眼皮底下，始
终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记得前些年
匆匆在英国皇家园林的“丘园”看过的
一座两层的孔子庙和十层高的中国宝
塔，当时竟是百感交集。在欧洲，
17—18世纪这长长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他们陷于兴奋的“中国狂热”中。
而19世纪中期以后，已完成资本原始
积累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进军东
方，在所到之处掠夺原料、强霸市场并
强迫人们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有
这么一段时间里，到处都有孔子塑像
被砸成碎片。而今，似乎很多的塑像
修复了，但人们的脸上，似乎没有了那
闲闲澹澹的从容。

我还记得，离开文昌孔庙时，我蹲
在泮池前舀了一瓢水喝，池水清洌香
甜，有一股温婉的凉意。庭前的大榕

树下，不知什么时候聚了一堆人，在愉
快地玩着骰子。呼喝声此起彼伏，倒
让孔庙充满了喧闹的烟火气。

现在，我在“崖州孔庙”里行走，依
然缺乏勇气，崖城学宫对于崖州人，有
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有血性，具慧能，
不但生财致富有道，治家教子也有
方。如今，崖城四围的农家人，也喜弄
文习字，谙得琴棋诗画，农闲时，各人
在自家的院里，练练书法，弹弹曲乐，
人生自是有乐事，不与凡俗，也是学宫
里承袭的历史。

《崖州志》里原有记载，学宫中祭
祀的除孔子神位外，还有其弟子颜
子、曾子、孟子，及后来的毛奎、钟芳
等，但如今，他们的神位似乎寻不着
了，只有孔子依然端坐其间，目光详
和，一脸智慧。

近些年，崖城学宫渐渐地开始变
得喧闹了，因为一墙之外，是现在的崖
城小学。崖城的朋友说，她上小学时，
常翻了墙到学宫里和小伙伴们捉迷
藏。她的童年是躲在孔子的塑像背后
度过的，至今站在这尊塑像前，仍有隐
隐约约的嬉闹和笑声传来。

黄昏时，我走出崖城学宫，在门口
遇上的是一块碑石，上书：“文武官员
在此下马”，往来行人，经此处时，寂
然，肃敬。

崖城学宫
在石梅湾想起诗人
吉尔伯特（节选）

■ 王家新

大海有没有秘密？
大海的秘密是公开的秘密。
它的涛声灌满你的耳朵，
它的沙子，钻进你的牙缝和脚趾缝里，
它的苦涩而又野性的气息
留在你那远去的
爱人的腋窝……

大海有没有秘密？
那些亢奋鸣叫、俯冲的鸥鸟似乎知道。
那些纵情嬉戏的孩子不知道。
为此你离开故乡匹兹堡
前往希腊的帕罗斯岛和圣托里尼岛。
你和你的琳达，用松树间的一顶帐蓬
岩石上支起的汤锅和平底锅
创造了一个伊甸园。
你们相互榨取，相互吞吃吧！
直到荷马和俄底浦斯的太阳
把去冬泛绿的荒草烧焦。

而这是在中国南海，
我一来到这里，竟然就想起了你——
礁石上的塞壬在哪里？
……

海子去了，老吉尔伯特也去了，
米沃什留在伯克利山坡上的房子像一个空

巢，
他的朋友哈斯夫妇停在家门口的车
贴了一张新的罚单……
而我在这里蹓跶，闲逛。
……
愿飞越千里万里，只为了手捧椰子时
那第一口沁入肺腑的甘甜。
我当然也愿有一所房子，哪怕它是空的。
我还要在这里写诗，写诗？是的——
如果它是我应该向生活交出的答卷。

多好啊，我们的石梅湾新娘！
我的嘴依然很笨，但是我们的灵魂
却要歌唱！当一位长发女孩
撩起粉红的裙子，用脚尖轻轻戏水
而她身后的椰子树、木麻黄树、棕榈树
一一“站在成熟的光辉中”……
吉尔伯特，如果我们写诗，
就要“这么糟，这么棒”！
一点点接近巴赫的音乐。

空 山
■ 韩聪光

穿过黑暗的孩子
你说你比所有阳光都灿烂
步伐夹带着岁月的泥土与山林的气息
来不及细细揣摩远处传来的山狗的吠声
仿佛是大地消失多年的呼喊
我们被记起的总是旧时的笑容
山岭纵横交错，氧气舒解呼吸的紧迫
自由似乎就搁放在山野的包裹里
我在踩踏着故事里隐约的足迹
像一只飞鸟绘制出多重颜色的彩虹
其实为的只是寻找一片重生的落叶
曾以为它渺小，可它给了你强大
在快喘不过气的时候，
纵使闭着眼，也能试探出它曾经无所遮掩

的繁华

五律·游石山火山
风情古村

■ 陈奋

扶云向果园，琼北小山村。
野鸟鸣林表，春花绕竹门。
开锄披日月，游贩忘晨昏。
忽动高谈兴，仙乡古意分。

咏水仙
■ 赖敬民

亭亭玉立态娇妍，白裙飘飘倚叶间。
莫是仙姝九天降，历尽劫波不染尘。
栉风沐雨整八载，披肝沥胆报红颜。
不惧春寒犹起舞，为送芳菲到人间。

■ 符力

又是热烘烘的一天。我在重庆南山
跟几个同学喝茶，聊时势，回想我们上大
学的经历。如同壶中杯里的袅袅清香，
与三叔有关的往事，纷纷飘来又逸去。

我是家族里的第三个大学生，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读的大学。那
天，听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三叔
从海口匆匆赶回来，把通知书上的报
到时间、地点抄在纸条上，又匆匆赶回
去上班。第二天中午，他打电话通知
家人，说四侄去学校的机票已经买好
了。半个月后，爸爸带我去海口，住进
三叔订好的客房。当天晚上，三叔来
宾馆看我和爸爸，他说，连续开了几场
会，跟你们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你们
好好休息吧，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吃早
餐。次日清晨，我和爸爸还没睡醒，三
叔已经在外面咚咚咚地敲门了。我们
吃早餐的地方，是一家生意相当红火的
酒楼，在如今的蓝天路和南宝路交叉
口，是海口老机场的属地，我就是从那
里乘飞机出岛读书的。那天早上，三叔
稍隔几分钟就往我和爸爸的碟子里夹
排骨、牛腩、包子，还向我的杯子里添牛
奶。我根本无心吃东西，不时透过酒楼
明净的玻璃窗看着南航东路。我知道，
那是人们送机、接机的必经之处，却没
想到车来车往、行人如织。

早餐结束后，三叔帮我拎起其中
的一个包包，指着通向南航机场候机
厅的路口，说道：“去吧，自己去办手
续，别担心！”

时至今日，不论我怎么想，都想不
起当时领登机牌、办托运、过安检的场

景，只记得在“图-154”上找到自己的
位置，坐了许久，浑身还在出汗。

大学四年，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
穿波鞋、戴随身听，听着“校园民谣”，
从一个校园晃荡到另一个校园，并没
想过自己多么轻飘、多么不适合。偶
尔，脑子里才会闪过三叔为我送行的
情景，才忆起他话里的两个关键词：主
动、冷静。直到大学二年级期末，我才
决定努力学习。毕业那年，又恰逢大
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统招不统分，只能
自谋职业。这样，问题就来了：我该去
哪里做什么工作？怎么解决吃饭睡觉
问题？现实与理想该如何取舍？真是
让人头疼啊！我当过实习记者，但耗
了四个月都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
溜回老家呆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
我几乎混成了家人的累赘。

2000年春节，三叔看到我还待在
家里，想狠狠地批我一顿，却又忍住
了。元宵节过后，他联系了一家企业，
亲自带我去面试。那天，他领我走进
那家企业所在的大楼，我跟在他身后，
两人随扶手电梯往楼上走，走到三楼
时，他忽然转身看了我一下，指着洗手
间的方向，叫我过去把上衣扎进裤腰
里。我回到他跟前时，他抬手撩了一
下我的头发，说：“这就对了嘛，精神多
了！”十多分钟后，他从那家企业总经
理办公室走出来，对我说：“进去吧！
跟领导聊聊，好好表现。”

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我有事做、有
饭吃了。三年后，我换了工作，逐渐走
到自己想走的路上来，家人不必为我忧
虑了。由此，我明白了一点：一个人若
想有出路，就要当好自己，如果自己没

有这个能力，那就找一个好的领头人来
引领你，否则，是很容易在困境中打转或
沉沦的。由此，我也看到自己是一个愚
笨却偏偏有好运气的人：我有一直帮
助、包容的爸妈和弟妹，还有总是在关
键时刻为我铺路并且鼓励的三叔，以及
关心我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单位为我买
五项保险的恩人。我在众人的帮助下
走出人生的泥淖，穿过莽林，从湖面的
反光里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心头的感
动，如风中涟漪，四散开去。

有一天，我约几个朋友到老家去
走走。车过新建的小学校园和高耸的
白色水塔，一个朋友说，乡村能建成这
样挺不错啊。我接过他的话说，是我
三叔帮忙跑动好久才建起来的。朋友
有些奇怪地问我，你上次不是说你爷
爷生四个男子，你爸爸排行最小，怎么
还有一个三叔？我有些得意地解释，
我三叔不是我爸爸的同胞弟弟，是他
的堂弟，我大爷爷的三子。我也坦白
说，我三叔一直心怀乡里，还为我们家
族解决了相当多的麻烦事。大家遇事
都找三叔，好像理所应当似的。可是，
逢年过节，三叔回老家，大家照样各忙
各的，并不太主动去找三叔。

去年中秋，我在海口一家百年老店
买了几盒琼式月饼回去看老爸老妈。
琼式月饼松、酥、软，馅多为椰蓉、蛋黄
莲蓉、五仁叉烧等，符合海南人的胃口，
我想，家人嗅到香味就会陶醉的。我让
妈妈提一盒“五仁叉烧”和一盒“蛋黄莲
蓉”给三叔，妈妈说你主动提去才是，我
推说我晚上再去跟三叔聊天。于是，妈
妈转身提饼出去了。妈妈回来时，手里
拎着三叔给的一盒“七星伴月”和一袋
马鲛鱼，对我说：你三叔啊，笑眯眯地看
我提月饼过去，问你也回来了是吧？他
眼睛笑眯眯的，真少见。

三叔

■ 陈恩睿

小时候，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
七十年代中叶，我在老家东方农村学
着村里大人“做公道”小聚会，简单、兴
奋，且充满自信。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如今，离开老家已三十多年了。三
十多年来，不曾“做公道”了，但儿时

“做公道”那种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且
时常浮现于脑海中。

“做公道”是老家一种习俗，起源哪
个朝代，不得而知，只听说是一代代村民
传下来的习惯，几乎是男人的专项活
动。老家邻居驳爹，小个头，较灵活，热
情、勤快，是有名的“公道头”。每隔十天
半个月，总有一个晚上十点过后，他家煤
油灯还亮着，那就是驳爹和几位朋友做
公道呢！那种感觉就像是有意瞒着别人
吃些什么。后来听大人说，这是男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做公道”就要有食材，或
炒田鸡，或焖鱼虾，或白切鸭，或烤坡马，
或做椰子饭，或做猪油饭，或做花生饭
……有时还上地瓜酒，夜里清静时小聚，
温饱开心。当时，能“做公道”的人，均被
认为是村里较有本事的人。

驳爹是我老家的邻居，他家常常
是“做公道”的场所，久而久之，我脑海
里便萌发与小伙伴一起“做公道”的意
识。记忆里，第一次“做公道”是读小
学一年级时，一边上学，一边放牛，还
做家务。稻子成熟时，村前后一片金

黄，那丰收在望的情景，令人喜悦。那
时，没机械服务，都是人工收割。收割
前几天，先排干田里的水，以便劳作。
这时候，我们几个放牛伙伴便提起木
质小水桶，拿着小鱼网，带上葫芦瓢
等，走进田间，寻找目标。那时，水稻
不施化肥，也不喷药，就施农家肥或草
木灰，生态环境好，稻子熟了，田里低
洼有水的地方都有鱼虾、青蛙、田螺、
螃蟹等。担心踩坏稻子，我们收紧腹
部，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寻找田间低
洼水坑。村前深田里，有几处低洼水
坑，天啊，满是鱼虾，还有螃蟹，没多少
付出，便满载而归。当时，我们很兴
奋，于是商量留出十几条较大的鱼晚
上“做公道”，剩余的按人头分配，各自
带给家人分享。

“做公道”得有个“头”，谁当“头”
就在谁家活动。当时，我向母亲说出
我们的想法，得到支持。人生第一次

“做公道”，我们有点急躁，盼着夜幕尽
快降临。我们这边走，那边溜，转来转
去，等啊等啊，才好不容易等来夜幕降
临。烧柴火、做饭、煮鱼、洗碗、摆桌
凳，分工合作，忙而有序。母亲不放
心，打算给予帮忙，但我们坚持“独立
自主”。饭烧焦了，不影响活动，锅巴
吃得香香的；豆浆焖鱼，担心焖干，便
加多点水，还经常掀开锅盖瞄瞄，闻
闻。开吃了，分享劳动果实，个个兴高
采烈，心里开花。

尝到“做公道”滋味之后，大家兴
趣更高了。除了水稻成熟季节“做公道”
外，还拓展渠道，方式越来越多，方法越
来越灵活。“做公道”让我们这些一起放
牛的小伙伴有了诸多的感悟。同时，也
令我的童年生活更为充实和有趣。

在老家，入了夜，月儿升起，整个村
子便都笼罩着一层层薄薄的银纱，一幅
美丽神奇的图画！有这样的月夜，村里
孩子们是不会早早入睡的，都以各种活
动方式，尽情地分享迷人时光。我们几
个放牛娃也不例外，珍惜月夜之美，和
村里其他孩子一起，做起各种游戏，“跳
绳”“爬墙”“走城”“抓鸡子”等。月色美
得过分，孩子们的活动也显出超常，还
不到晚上十点，伙伴们的肚子便叽叽咕
咕地叫个不停。这时候，我们能想到的
就是“做公道”。那晚，我们五六个放牛
娃做起猪油饭“公道”。我出几块猪皮
肉，阿武出大米，阿平出蔬菜，阿江煮
饭，阿富洗碗筷、摆桌凳……就这样，肚
子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做完“公道”，已
是深夜，又在“公道头”家的院子里铺开
草席，看夜空，看月亮，看星星，猜谜语，
讲故事，然后进入梦乡。

有一回，我们想改变“公道”内容，
做鸭子“公道”。鸭子要买，钱哪来？
向父母伸手，难开口，只好自力更生。
正是酸梅豆成熟的季节，我们决定爬
树采摘酸梅豆卖给生意人，攒够钱后
再买鸭子“做公道”。我们五六个放牛
娃，连着四天采摘酸梅豆，分了四次卖
给生意人，终于凑够了一只鸭子钱，也
终于做了儿时最丰盛的一次“公道”。

■ 符兴全

“啊，树神！”
我半倾着身子，差点往后摔倒般

地仰着头，使劲地向林遮藤蔽的高空
望去，向着一棵参天大树，惊奇地发
出如上的感叹。

只见巨大的树干顶天立地般向
高处伸展而上，在那树干顶端，浩然
地叉开五根大大的树枝，舒展着浓密
的细叶。枝叶间，漏出了片片亮蓝的
天空，透进了条条金黄的光柱，筛下
了点点耀眼的光芒。这树，就是我们
仰慕已久的“树神”！

那是一个假日的中午时光，我们
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霸王岭主峰中
弯弯曲曲的林中栈道，一路领略着热
带雨林缤纷的树木花草，一路喝彩连
连地向“树神”走去。我们经过无数
巨大的陆均松树，我们无数次仰首慨
叹“啊，树神！”但向导不断地纠正说：
那不是“树神”，“树神”还在前面。因
为我们一踏上这条栈道，向导就告
知：这山里有“树神”。“树神”就是霸
王岭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一棵最神
奇的陆均松树。他还撺掇我们玩竞
赛，看谁最先见到“树神”，最先沾上
霸王岭的灵气。这也为我们增添了
此行的乐趣。

走到一棵少说也要四、五人合
抱才能搂过的大树前，我们都大声
说：“这该是树神了！”向导则说：

“这是树王，树龄大约2000年。”我
们顺着高直的树干往上看，不停地
咂舌。

再走一段路，我们真的走到“树
神”面前了。我仔细端详着，觉得“树
神”与“树王”，都差不多一样高大，都
是二米多的直径。而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一个是“王”一个是“神”这两个
字上。“树王”，它的特点，就是树中之

“王”，在霸王岭树木家族中，算它最
高大，它的树围和树高，都超过“树
神”。而“树神”的特别之处，就在

“神”上。它像巨人的一条巨臂，在霸
王岭的最深处也是最高处，巍然地向
天上伸去，那顶端浩然地张开的五根
巨枝，就像巨臂叉开的五指，用它们
浓密葱翠的枝叶，遮蔽了霸王岭的一

片炎天。这不由使人想起海南一代
文宗丘濬《五指山》诗中的佳句：“岂
是巨灵伸一臂”“撑起炎荒半壁天”。
我再从它的“巨掌”往下看，我看到它
的“五指”和“巨臂”表面，也就是大树
的主枝和主干表面，布满了斜斜扭扭
的裂纹，像一个老者手上虬曲的皱
纹。我再看看树根旁立的一块碑牌，
上面注明树龄 2500年。2500 年！
这是什么概念呢？忽然间，仿佛一个
白眉飘须的老者，骑着青牛，步着紫
云向我们徐徐飘来。这不是2500年
前骑着青牛出关的老子吗？在出关
时，他留下了恒久不衰的《道德经》五
千言。这“树神”的种子落地发芽之
时，不正是老子骑牛出关之日吗？
2500年来，多少朝代更迭，多少皇冠
落地，多少生命生生灭灭，而你，“树
神”，“生于毫末”，成于“合抱”，竟然
巍巍挺立到于今！这不是“神”吗？
你的长相很“神”，你的经历很“神”，
你的内涵，就更“神”！2500年的“物
竞天择”，你从细小的胚胎，长成参天
大树，经历了多少虫兽侵袭，经历了
多少藤木挤压，经历了多少风雨吹打
雷电轰击，都那么一丝一点地生长，
一岁一月地向上，吸取天地间的精
华，合上自然运行的大道，顽强地生
存下来了。这本身，要多奇有多奇，
要多神有多“神”！

人们常说，一个杰出人物的成就
高度，往往代表他所处时代、民族、国
家的文明程度。同理，在一个生态区
域中，一棵大树古树生存的长久度
和成长的高大程度，往往代表所在
区域生态保持的完整度和丰满度。

“树神”，就是霸王岭生态的标杆！
它代表了和反映了霸王岭生态保存
的高度完整和高度丰满。在这里，
海南热带雨林特征最为明显最为典
型；在这里，2000多种野生植物色
彩纷呈，300多种野生动物活灵活
现；在这里，花卉绚灿，树木竞秀，飞
禽鸣啭，走兽惹人；五条林间栈道，
把你引入热带植物的迷宫，野生动
物的乐园；在这里，坐落于绿林间溪
流旁的度假木屋，让你尽享天然大
氧吧的清凉，飘飘欲仙于锦山秀水
之间。

“做公道”

霸王岭的树神

浮世绘影

流年剪影

《红土地》（版画） 陈里思 作


